
論拒絕證言權對於取證強制處分之限制： 

以親屬與業務拒絕證言權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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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，對於親屬與業務拒絕證言權人之強制處Ϸ，原則

上並不受到特別的限制Ȅ因此，辯護人作為業務拒絕證言權人之一，就被告

所告知之秘密雖然得拒絕作證，國家卻得扣押記載相同內容的文件，監聽雙

方的電話通訊，使得拒絕證言權被架空Ȅ為了防止拒絕證言權之規範目的被

規避，對於拒絕證言權人之強制處Ϸ，是否以及在多大範圍內必須受到限

制，成為有待解決的立法政策問題Ȅ本文將提出一個以規範目的為導向的立

法框架，作為我國未來修法的理論基礎Ȅ本文將先指出，親屬拒絕證言權之

規範目的在於保障證人免於被迫將親屬被告定罪，業務拒絕證言權之規範目

的在於保障當事人之隱私ց益Ȅ為了貫徹上述拒絕證言權之規範目的，對於

拒絕證言權人之強制處Ϸ，在立法上應၎附加特別的限制，只不過基於親屬

與業務拒絕證言權人之規範目的不同，應予限制的強制處Ϸ種類ȃ程度ȃ範

圍也有所不同Ȅ為了保障辯護人之獨立性與接見通信權，對於辯護人之強制

處Ϸ，應၎適用比其他業務拒絕證言權人更為嚴格的限制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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